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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些，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我是羡慕嫉

妒恨。

也曾经有幸当过别人口中的“别人家的

孩子”，现如今，那些“别人家的孩子”只活在

传说中。这些“别人家的孩子”不仅我没见

过，好多人也已经看不见了。曾经容光焕发、

风光无限的他们，原想把生活过成诗，如今

却活生生累成了狗。

有意无意地与“别人家的孩子”做了对

比，一定是目前我活得有些不太满意了。

我再进一步自我解剖，发现我缺什么就

嫉妒他们什么：他们比我年轻、比我有钱，老

婆比我的漂亮，孩子比我的听话，日子过得

比我顺心。

我突然发现，自己早已断港绝潢，穷途

末路，发不粗长不长了。

在当今这个社会，一个人的荣与枯，盛

与衰，基本都是时代决定的、赋予的。

早先我也曾阔过。

我是上世纪80年代的“富家子弟”，是当

年改革开放的“弄潮儿”，如今，在互联网等

大潮的冲击下，我快要变成“时代的弃儿”，

一天不学习，都赶不上趟儿。也不算太冤枉，

时代曾经给谁光环，时代同样也可以给谁黯

淡甚至黑暗。

我能有所为、能自我安慰的是：你没有

变，你也一直被拉着或被推着往前走，你没

有被淘汰，你只是靠年纪的实力成为“大多

数”那一波儿。

常常有朋友皇帝不急太监急地替我着

急：你看，人家也是点灯熬油“爬格子”出身、

媒体人出身，人家现在活得多高级、多高档，

你要学学人家“与时俱进”的阔思维，要像

“鱼蛋”那样做大国学，要学中天那样研究大

历史，要参考“莆田系”的经营思路去经营人

生……最不济，你会写作也应该学学那些办

教育培训的……

我总是满面羞愧、无地自容地摆摆手

说，人家有胆略、有脸皮，有市场、有嗅觉，成

功出名是有理由的，我这么内向、腼腆、温

和、平庸、胆小，甚至连短板都没有，加上小

满即成、小富即安的落后观念，怎么能异军

突起怎么能一枝独秀怎么能鹤立鸡群？

跟他们比，我完败，更不用说巍峨地像

华山泰山嵩山衡山了。

所以，我不愿自责自贬自贱。

在他们口中，如今与过去比，说明我现

在活得不容易不如意了。

其实，严格地说，我从未火过也从未想

火过。

我本就是一个居家小男人，别逼我英姿

勃勃，威风凛凛。

认识到自己是普通人后，整个人好多

了，神清气爽，心安理得，“妈妈再也不用担

心我的学习了”。

在这样麻木不仁的低配人生中，我没心

没肺吃胖了。很遗憾，除了年龄，我没有任何

长进。

生活的浪花仍在一朵朵盛开。

我想通了，即使生活无限狗血，我也能

为了自己喜欢的不管不顾。经常劝自己，别

把自己累成狗，快把生活过成诗。

虽然被迫活成了前浪，但必须检讨的

是，或者值得炫耀的是，我一直在沿着自己

喜欢的路子走，知道自己的份量是几斤几

两，明白自己的心有多大舞台有多大，也明

白自己要什么喜欢什么。

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都很不容易，我

们也都很容易找到安慰找到满足。虽然我被

生活累成了狗，但我还是死皮赖脸就不走。

没羞没臊的庸常生活中，哪有那么多

“诗与远方”。偶尔做做梦，去“劈柴喂马”就

行了。

在我看来，修行就是自己学会安慰那

些失去、失落与“没有”。我有很多的失去、

失落与“没有”。我与别人一样有过很多遗

憾，因为我是普通人，没事只会傻呵呵地偷

着乐。

我都被自己气笑了，褶子像老房子上的

爬山虎，恣意地爬满了一张脸。

我喜欢这种没有刻意选择的时刻，就像

今天，虽然百花尚未绽放，山岗上依然枯黄

一片，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由着性子，不

去在意时令的早晚。

我喜欢这种素装示人的古寨子，没有精

雕细琢，甚至不修边幅，有几分沧桑，有几分

粗犷，有几分荒凉，有几分厚重，毫不在意我

的造访。

我喜欢着，在春寒料峭的时刻，悄悄走

近他，装作漫不经心，装作瞧不上他，却在心

底在意着他的沧桑、粗犷、荒凉、厚重。

为了能仔细品读他的内心，我把车子停

在了两个山头之外，让双脚慢慢在山岗上踱

入他古老的氛围里。

初春时节，山坡上的桐树、洋槐树、皂角

树，尚没有发芽，光秃秃的样子，一片荒凉。

我喜欢这样的幽静，它让我的心得以完全放

松下来。

从骨子里，我是喜欢宁静的山野的，以

一种闲适的心情，走在这孤僻的山野，对于

我来说，是难得的时刻。

山路不远，只有一刻钟的光景。翻过一

道山梁，来安寨就扑入我的眼帘。

来安寨，就这样站立在了我的面前。

像一个巨型的汝瓷口杯，端坐在那儿，

又似一位多年未曾谋面的老友，静静颔首，

面带隐隐笑意，迎接着我的叩访。

上午的阳光投射在高大的寨墙上，把斜

斜的巨大阴影铺展在地面上，更显得他的寥

廓与沧桑。

不锈钢的栅栏门是虚掩的，仿佛每天都

在等待来访的每一位游客。早就听说寨子里

面还住着几户人家，并非一座荒凉被遗弃的

古寨。我正思忖着就这样闯入人家的宅院，

是否需要大喊一声，征得寨主人的同意。一

起的朋友早已推开虚掩的栅栏门走了进去，

恍如无人之境。

那个镶嵌在北门上的青石牌匾，清楚地

记载着寨子竣工的时间：大清同治元年，即

186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的第十五
年，闭关锁国的晚清政府正摇摇欲坠。

我想，来安寨的修建，应该与当时的时

局有着密切的联系吧。彼时，外敌入侵，晚清

政府疲于招架，割地赔款、被迫开埠通商，成

为常事儿。地方武装、土匪出没，老百姓过着

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的胆颤日子。

来安寨位于一个山包之上，东面是状若

斧削的悬崖峭壁，峭壁之下是汤汤流水，西面

是峡沟，南面坡度较大，只有北面坡度较缓，

但有两道山梁相隔，位置隐蔽，非常适合修筑

山寨。

这样一组庞大的建筑，肯定花费了山民

多年的心血和精力才得以完工。而完工后的

来安寨，也曾庇护了一代代山民。

由着这样的思绪，我穿过高大的寨门

楼，沿着依旧坚实的石台阶，爬到寨子的顶

部。距离寨墙顶部一人多高的地方，紧贴寨

墙，山石层层垒起一个环形的通道。通道很

窄，只容得下一个人侧身通过，有的地方，甚

至需要人紧贴寨墙，用手扶着寨墙，才可勉

强通过。

这样的通道，明显是用来登上寨子，昼

夜瞭望寨子外边的情况而修筑的，它与寨墙

顶部每隔七八米留设的垛口和瞭望孔，以及

值守的石屋，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

我沿着环形通道，小心翼翼地前行。如

今的寨子，早已失去动乱年代防守的功能，

那些围护寨墙的梯形石砌支架，早已斑驳松

动，石头滚落，枯黄的蒿草，更衬托出他的久

远与荒凉。

环视寨内，位于山包之上的寨子，内部

起起伏伏，那些高低不平的石头房子，大多

已经失去了灰瓦的屋顶，只剩下四面石墙，

三面石墙，两面石墙，一面石墙，半面石墙，

松松垮垮，却依旧坚挺着。原本收拾得干干

净净的屋内，如今杂草遍地、杂树丛生。

这样的境况，让我的心里油然升腾起一

股访古寻幽的情调来。

透过那些垛口和瞭望孔，我眺望着寨子

之外的山野。

一座座山头，一道道山梁，山梁如线，串

起山包，不知从何开头，又在哪里结尾，似乎

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若不是那时而潜下

时而浮出的山间乡村公路，我甚至连方向都

分不清了。

这是大自然给我的最好的礼物。我喜欢

自己的目光徜徉在这荒凉的莽原之间，我喜

欢自己的心儿，精灵一般，游荡在这无边无

际的荒原之间，仿佛可以寻找到盘古开天之

前的混沌气息，就像胚胎在一片混沌的子宫

里那样安详与安逸。

我的目光终于从那莽原间收了回来，因

为这窄窄的通道，容不得我有太多的分神。

我轻轻摩挲着这凹凸不平的墙壁，尽管

当初的工匠极尽心儿，却依然无法克服山石

的桀骜不驯，故而留下这沧桑的时代印记。

山石的连接处，早已发暗的白灰勾缝，

清晰可辨。这些密密麻麻的白灰线儿，最终

牵连起一座巨大的城堡。

通道内侧，杂树疯长，把枝桠肆无忌惮

地伸展开来，甚至阻挡了我前行的道路。从

横七竖八的枝桠下躬行而过，平添了几分野

趣。

蓦然发现，这个寨子还有一个西门，用

一些拼凑来的木板、铁皮封闭着。墙壁上粗

圆的青石凹槽，让我想到当年厚重的寨门，

以及挡护寨门的粗大木杠。

此刻，它们静静地站在煦暖的春日里，

似乎伸了一个懒腰，迅即又恢复了肃立的姿

势，只有风儿轻轻抚摸着墙壁上刚刚吐出的

草芽。

我幽静的心境忽然就开朗起来。原来，

这里的四五处房舍，显出有人居住的样子。

那灰瓦上虽然丛生着一茎一茎的瓦瓦松，一

副年代久远凋敝的样子，却也有还算崭新的

彩钢瓦覆盖了漏雨的地方。何况还有几声鸡

鸣和狗叫，报警一般传了过来。

第一个院落的石墙已经坍塌。我迫不及

待地走了进去，屋门紧闭，西边的跨院里，锅

碗瓢勺落了厚厚一层灰尘，东边的跨院也是

凋敝不堪。看来早已人去房空。

沿着长满荒草的小径，我连续走了三个

院落，坍塌的瓦屋，荒草遍地的猪舍、鸡圈、

牛棚，似乎在静静诉说着它昔日的热闹与今

日的荒废。

站在这些曾有人迹的旧舍，遥想当年的

这个院落，必定充满了幸福的欢笑声。

一座坚实的山寨落成，二三十户人家终

于搬进了可以躲避战争和土匪侵扰的城堡。

白天，走出寨子，躬耕田野，夜晚，关闭了寨

门，自成一个世界。村民轮流登临寨子打更巡

逻，其他村民可以打着鼾声沉入梦乡。一有敌

情，则群起响应，土枪火铳。高大厚重的寨墙

易守难攻，土匪试过几次之后，也偃旗息鼓。

这样的一个山寨，虽清贫倒也逍遥自

在。仿佛一个世外桃源，与山坳间的邻村鸡

犬之声相闻，却也老死不相往来，而这不正

是老子所梦想的生活吗？

时光倥偬，太阳东升西落，不觉又是一

年。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岁月

翻转，和平年代的寨子，失却了庇护生命安

全的作用，新生代的寨民渐渐搬离山下，甚

至走到了更远的地方。曾经人丁兴旺的寨子

变得清冷孤寂，瓦屋渐次坍塌，七零八落。

如今，只剩下两三户人家坚守山寨。

当我以寻幽的心境，走过瓦砾遍布的房

舍，走过荒草丛生的院落，翻越残垣断壁，见

到数名留守的村民，他们发自内心的安详闲

适的笑脸，让我忽然温暖了许多。

与他们简短的交谈，让我心中的疑惑一

下子烟消云散。原来，时光真的又一次在这

儿反转了。

这个古寨，经历了山民最初定居于此的

繁盛，到和平年代的逐渐凋敝，如今的人们

又争相回归自然。

这座保存完整的古寨，成了人们向往的

世外桃源。

或许，不久的将来，它也将成为一个新

的网红打卡地。

因着这样的心境，忽然觉得，这宁静的

古宅一下子明媚起来，不止因为煦暖的春

光。

那柏树青青的祖师庙，那七扭八拐的青

藤，那长角高挂的皂角树，那零零落落的农

舍，那高大厚长的寨墙，仿佛一齐悦动起来，

美若仙子，长袖善舞，明眸善睐，笑靥如花。

出生在三月，生日遇到杏花开放的时候

当然就比较多。从第一次误入杏园把杏花当

做桃花开始，就迷上了杏花，以后几乎是年

年都去看杏花，庆幸年年都有亲人朋友陪着

我去看。青山后、黄家大院、擂鼓台、马庙、梁

窑、寨湾……地方不同，花也各有特色。

马庙、寨湾、梁窑的杏花属于果树型的，有

园丁精心修剪，水肥到位，枝丫横斜、密疏、曲

直完全在于园丁的心裁。花开时节，朵朵丰腴、

枝枝肥硕，白里透红、玉肌雪貌、莹润可爱。微

风吹过，花枝轻颤，似贵妃酒醉，广袖善舞。

黄家大院的杏花虽然也是果园里的，但

园子太大，树木太多，栽种的时间又长，园丁

可能没有了最初的耐心，管理基本上属于粗

放式了。但有原先的土肥做基础，这里的杏

花既不用承受野生杏之土壤贫瘠之苦，又可

以由着自己的性子生长，恣肆率性，狂热奔

放。置身于雪海一般的杏林中，宛然来到了

女儿国，自己就是那个御弟，集白、富、美于

一身风情万种的女儿国的女王让人心性摇

荡，恍惚中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生长在长天大地中的野生杏，或悬崖

边、或长峰巅、或落山坳。因吸取天地之精

华，感受阳光雨露之德泽，历经岁月之浸染，

又不会因贪婪而吸收过剩之营养，个个练就

的风骨遒劲，神姿精炼。开花时节，老树著

花，古老的树干，鲜艳的花朵，恰似古典和现

代浑然天成。

赏野生杏，最美莫过青山后。青山后是一

个古老的村落，隐居在大峪的深山之中，东南

北三面环山，西面临坡，一条小溪绕村而行。

东南北三面山上散生着一丛丛、一片片的杏

树，在花开时节就像一团团粉紫色烟雾飘落

山间。其东边山脚下，原先有一条蜿蜒的石板

路，一直通向村子。一棵古老高大的杏树，满

树繁花迎立在路口，如一位长者引着我们漫

步在小路上。远望右边，自上而下，杏花如涛

似海，滚滚而来。左边杏林地势相对平缓，古

树树干苍劲，有青苔可见。枝丫或卷或舒，全

凭自个意愿。花朵喜欢热闹就集体开放，喜欢

清静就独自待着，没有人去催逼。树下青石，

或平整、或崎岖、或嶙峋。坐在石板上小憩，周

围有蜜蜂浅吟，花瓣双飞，春风私语。沉醉中

不由想起“世外仙姝寂寞林”，不知可是这般

滋味。远望四围，杏林如海，感觉自己又像一

只海鸥漂浮在这大海上，只是这海面粉白，温

软如梦。可惜了这里地方偏远，崎岖难行，少

有人来。当然也正是少有人来才使这里远离

喧嚣，留住了这份宁静空灵之妙！

姜公庙后山上的擂鼓台的杏虽然和青

山后同属于老杏树，但由于生长环境不同，

这里的杏另有一种风情。姜公庙虽邻水而

居，却也是依山势而建。其宫殿台阶随山势

越走越高，擂鼓台更在姜公庙之巅。擂鼓台

原来是一座石寨，西面南面是断崖，南可望

见安沟水库，东面北面地势平缓成台地，整

个地形平坦成簸箕状，寨门就开在北边。大

概也是为躲避匪患而建，这里地形高阔平坦

确实像一个大大的演武场，古杏环台而立，

葳蕤霸气。加上四季来风，八方得助，虽然同

是杏花，却少了几许柔情，更像杨家女将多

了几分豪迈和轩昂。

杏花年年看，收获逐日增。不同的地域

成就不同的特色气质，犹如不同的家庭，不

同的背景，不同的经历，培养出不同的人。王

安石说，“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

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

也”，许多时候我们是心向往之，却力所不能

及。就如同青山后之杏，空灵宁静，每年都令

我流连忘返。但要来青山后，走南路必须穿

越道路狭窄，且多急弯上坡的石榴嘴，许多

人都不愿冒这个险。走北路，要走靳马线，路

程绕远，还有木兰沟东边的两个急弯上坡也

令人胆寒。所幸今生有幸，亲人朋友从来不

嫌路远道险，每年都会陪着我来看杏花。吾

生有杏，吾生之幸也！

我的朋友是一只小鹦鹉，它的名字叫“白小白”，听起

来是个很奇怪的名字吧？但是我很喜欢。

它的上身全是白色的，十分好看，头上有一两根羽毛

立了起来，像一个小帽子似的，很可爱。它的下身是淡蓝色

的，在我的木杆笼子中，它像一位仙娥一样，亭亭玉立。它

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尾巴上有两根长长的大羽毛，看着太

好看了！我最喜欢的小宠物非它莫属了。

白小白喜欢吃小米，如若家里做了小米粥的话，它也

是有份的。它不喜欢吃玉米粒，因为那对它来说有点儿大，

会咽不下去。它在夜晚大约十点多才睡，甚至会更晚睡。它

鸣叫的声音也十分特殊：有时会咕咕地叫，有时会叽叽地

叫，有时还会学我说话呢。我每天醒来，便会听到：“咕咕

叽，咕咕叽……”的叫声。对了，我的鹦鹉还可以当闹钟呢，

意想不到吧！

有一次白小白在我给它喂食的时候，它居然偷偷地从

笼子中飞了出去，为此，我大哭了一场。可有趣的是它居然

又飞了回来，白小白这只鹦鹉可太机灵了，像一只小机灵

鬼。它走起路来十分优雅，像一位高傲的公主，它的步态可

没人教过，是与生俱来的，那气质一下就出来了……

每当它打翻食碗时，我都十分生

气，可一看见白小白那水灵灵、深蓝

色的眼睛时，我一点也不舍得骂它

了，心都要化了呢！鹦鹉是一种认主

人的动物，如若你遇到属于你的小鹦

鹉的话，可一定要善待它哦！

不觉春色染雕梁（通韵）
茵王鹏举

碧波白鹭柳丝黄，天朗风清流水长。

正享含饴舐犊日，不觉春色染雕梁。

云禅湖春色（新韵）
茵怯振伟

浅碧深红丽日暄，平湖着意纳天蓝。

谁调春色成七彩，淡淡香风共客闲。

春色满园（新韵）
茵魏玉兰

湖光倒影映蓝天，垂柳千条舞岸边。

浅底鱼翔知暖意，满园春色诱人前。

春色流欢（新韵）
茵靳广国

祥风沐野柳萌烟，一抹云霞映碧天。

春色堪怜谁与共，鱼翔鹊唱客流欢。

春临云禅湖（新韵）
茵刘转运

微风梳柳在初春，三五青芽破土伸。

喜鹊唱枝滩鹭舞，夕光泛起半湖云。

柳烟笛声
茵张跃鹏

河畔柳烟黄，裁条弄笛郎。

惊飞枝上鸟，影水乱斜阳。

浑疑画里俏佳人
茵张占国

一湖清水漾花榭，绿柳垂纶竞绽春。

晨阅波光娇媚样，浑疑画里俏佳人。

春色满园（新韵）
茵马素萍

湖滟云禅林翠青，芳园秀色醉花丛。

千丝飘逸东风舞，万缕潇摇旖旎情。

燕雀娇莺邀碧浪，佳人游客宠兰亭。

小桥流水江南韵，极目春光赛画屏。

云禅湖
茵刘彩霞

翠帘漫舞妙容生，搅乱一池清梦萍。

何日云禅春态换，迷踪失路在仙庭。

我的朋友“白小白”
市实验小学四（11）班 余净凝 辅导教师 王晓利

吾生有杏
□万金红

没羞没臊的生活
□李晓伟

春访来安寨
□虢郭

刊副池杯流


